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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泽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看
电影，我的前排正好坐着一位老
年的蟳埔女，也就是说我的面前
正好对着她的后脑勺。谁都知道
蟳埔女都梳着很独特、很美丽的
发髻，这一位也是。这次偶然的
机会，让我得以第一次零距离仔
细察看她的发髻——我们现在
称之为簪花围。对于我这个写
作者来说，无异于面对“生活”，
于是来了灵感，立即记下：“这是
用勤劳而灵巧的手自己建造的
小小的花园。四季常新的花朵
保持着绚丽和芳香。那据说曾
刺向入侵倭寇的银簪和铁箸斜
插着，日光下熠熠闪亮更平添了

一番妩媚。年老了又有什么关
系！最宝贵的是对美的追求从
未衰老——要色彩和芳香，还要
有保卫它的英勇精神。”后来整
理成文正式发表。

今天写作此稿也许需要再简
要地介绍几句。

蟳埔，泉州东海的一个小渔
村。早在宋元，身穿大裾衫阔脚
裤的蟳埔女就将头发留得长长
的，系上红绳，穿过骨筷子，各式
各样的艳丽鲜花串成花环圈戴于
后脑勺，更将五彩缤纷的希望、深
似大海的爱存放心里……

可不能小看簪花围上那一支
横插的骨筷子，它既是鲜明的装
饰又是一种自卫的武器。那时倭
寇常来骚扰，蟳埔女在危急之际，

可拔下头上这尖利的骨筷子作为
自卫武器。望一眼这骨筷子，人
们由衷赞赏，美丽的蟳埔女如此
热爱美，又如此富有保卫美的英
武精神，真是世上罕见！

蟳埔女的簪花围，让她们干
活就有了使不尽的力气。她们
挑起重担，扁担颤悠悠哼唱着自
己真切体味的爽，健步如飞，簪
花围也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行
走的花园。

我去过多次蟳埔，有一次应
泉州电视台之约陪记者到那里讲
述我创作蟳埔女、蚵壳厝等题材
的体会，供他们播放。那一次更
加深了我对于蟳埔的印象。

以簪花围为代表的蟳埔女习
俗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块小小的神奇的土地吸
引了多少游客前来采风、参观难
以计数。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
读出簪花围透出的千年渔村的文
化密码，读出簪花围寄托的蟳埔
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象
征的光明与希望，读出簪花围闪
射的蟳埔女的灵性与纯洁之光，
久久凝视这神奇、深奥的簪花围，
舍不得离去……

近年来，簪花围在社交媒体
爆火，抖音相关话题量破三百亿，
传播至30多个国家。众多明星
体验打卡，带动了“游蟳埔、戴簪
花、美自己”的出行热潮。我就见
到许多女作者不但到蟳埔观赏簪
花围，还“动真格”梳扮起簪花围，

“臭美”了一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泉州簪

花围获评 2025“旅游创新贡献
奖”，这真是地地道道的实至名
归啊！

■洪天平

朋友送我一块石头，我打心里喜
欢。说是送，准确点说应该是我找人
家要的。那天应邀去他家喝酒，未酒
先茶时我一眼望见院子里的“它”，遂
走过去端详许久不肯移步。朋友揶
揄道：“你是石痴啊，一块溪中捡来的
石头有什么特别吗？若是喜欢就送
给你吧。”

后来，这块石头便到了我家。此
石乃溪中之物，普通中有些特别。椭
圆形的外貌，径长30多厘米，重约50
斤。一人之力足以挪动却不能把玩
于股掌，如此使得它既灵动又稳重，
大小适中，动静皆宜。我承认尽管此
石最多只是“盆景”而非风景，但它的
光临着实让我高兴到在心里欢呼。

我特意为这位新来的石头客人
预备了一个木头架子，是那种鸡翅木
仿古样式的。木石搭配很是合韵，瘦
瘦的立架上卧着一颗圆圆的石蛋，尽
显镶嵌之感，又有明珠之尊，浑然间
熠熠生辉，实在令我意料之中还是有
些意外。

凡有朋来兮，进门皆四顾一番，
貌似不经意，实则于心里品评这家主
人之种种，诸如学识、爱好、修养等
等，其中尤以书柜和墙上挂件为最，

其次便是家中收藏之摆物，木和石当
然属于重中之重了。

我家里有书柜若干，不敢说“汗
牛充栋”，但自认藏书不少，我承认多
是用来装饰门面。客人来时，我最常
说的一句话是：“我家钱虽不多但‘纸
字’可是不少。”闽南语称钱为纸字，
潜台词不言而喻，我也是读书人也。

让我倍感欣慰的是，最近上我家
来的客人，我发现他们都会自觉或不
自觉走到这块石头跟前，或说它像元
宵汤圆，或说它似家乡的麻糍，或说
它如一个黄金包子，总之皆是象征吉
祥的食物，我觉得如此甚好，人以食
为天嘛。

我个人以为，这块石头之所以令
我喜欢尔后又让许多人觉得可爱，它
的过人之处正是它的无唬人之处。
说它圆又无绝对之圆，说它正又无纯
粹之正，可它兼容圆、正、隆、平于一
身，虽无棱角却憨态可掬，虽无豹纹
虎斑却皮丰肉厚。关键是它身上所
有的匀称和对称皆来自自然天成而
非人工雕琢，有句话叫作“最高明的
艺术是自然”。

有客人说此石有点像模像样，建
议把它剖开，看看内里有何奥妙。这
不由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帮村里的“孝
道文化园”物色了一块石笋，重有一

二千斤，于是有人提议把它一分为二
当“筶杯”供着，一定非寻常级别且形
象逼真，后来由于太过庞大不便操弄
而作罢。现在那块石笋立在那里令
无数男男女女观赏后展开想象的翅
膀，想啥像啥。所以凡事还且悠着
点，有些东西一旦人为改变就失去原
有的味道，正是所谓该疾疾该徐徐，
徐疾有度，事缓则圆也。

所以每当有人提出在这块石上
刻字雕花，画龙描凤时，我都笑而婉
拒。一块溪中石头、一粒平常石蛋，
只是因为它有某种突出之点，譬如糙
中带匀，譬如四维对称，譬如圆而不
滑而令它略涨“身价”。如若非要在
石上另做文章，那便无异于在鱼的身
上去鳞插羽，在羊的身上薅绒换甲，
在妙龄少女粉红的绮纱上缀几枚金
元宝，非但不伦不类还贻笑大方。岂
知这块石头的美，正是在于憨在于朴
在于原汁原味在于天造地设，除此再
无别的。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里曰：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
我愿兮。”以人度石，以物喻人。亦庄
亦谐，亦石亦人。相约莫如偶遇，邂
逅你乃是我的荣幸……

一块憨石，引出许多遐想，这算
是我的意外之得。

■吴云娥

厦门连下了六天雨，人都懒得出门
了。女儿在客厅拼磁力片，半小时后她
噘着嘴：“妈妈，我好无聊……”

我正想哄她，余光扫到厨房角落那
袋水磨糯米粉，袋口夹了塑料晾衣夹，边
上沾着一圈白。小时候每逢年节，母亲
总爱用糯米粉做炸枣：地瓜蒸熟，趁热揉
进糯米粉，搓圆，下锅炸得金黄。

“妈妈给你做炸枣，好不好？”
女儿放下磁力片：“炸枣是什么？”
“炸枣可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闽南人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呢。人家说炸枣
圆圆，团团圆圆，象征团圆。”

她眨眼：“太长啦，听不懂。”
我干脆牵她进厨房：“那就一起当小

厨师，边做边讲。”
蒸地瓜时，厨房雾气缭绕，甜味慢慢

爬满屋。我把地瓜端上桌，女儿舀一勺
地瓜泥，放进嘴巴里，没几秒勺子又拿出
来了：“好烫！”看着她这般心急，我感到
十分好笑。

照母亲的法子，把糯米粉倒进地瓜
泥里揉，面团却忽黏忽干，怎么也揉不到
她那种手光、面光、盆光。我甩着满手糊
糊，小声嘀咕：“外婆怎么弄的？”只好和
母亲开微信视频。母亲一看就说比例错
了，要重调，还叮嘱全程中小火。

照她说的再试，面团终于听话。女儿
学我搓圆球，又突发奇想，捏出小鸭子、土
笋冻，还加几条“沙虫”。真好啊，小孩的
想法天马行空，又不会被固定思维限住。

油锅热了，我把搓好的小球轻轻放
进去，用筷子不断翻动着，过了一会儿，
第一锅炸枣出锅了，金黄酥脆，圆滚滚
的。女儿迫不及待咬了一口，烫得直哈
气，却还是眯着眼睛笑：“妈妈，好好吃！”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原来，小时候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

时，心里是这样的感觉——疲惫一扫而
空，只剩下满满的幸福感。

雨渐渐停了，窗外的天空透出一抹
微亮。原本被雨水模糊的BRT快速公
交，此刻也渐渐清晰起来。女儿捧着炸
枣，小口小口地吃着。“炸枣圆圆，团团圆
圆。”我轻声念。女儿跟着学闽南腔，走
音走得厉害，却认真得很。

母亲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地表
达，而是藏在这样细碎的光阴里。在每
一次油锅前的守候里，在那句“慢点吃”
的叮咛里。

岁月在三餐四季里变换流转，我在
食物中寻找心灵慰藉。如今，我也把这
份圆圆满满的爱，继续揉进面团里，炸成
金黄的团圆，传递给我的女儿。

炸枣圆圆，爱也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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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